
乘公交车路过东城根街
不经意抬头
扬起我能看穿古老城墙的双眸
越过千年天府的故事
翻出一页残角
在一个小商贩的身后
透出一座高楼上悬挂着的
一个美丽的名字——锦上花

我能想象
这座两千多年开满芙蓉花的
古老城市，叫作锦上花城么？
或许阳光很珍贵
在洒向花叶的时候
留一缕给枝和枝下的根
让心感受诗意般的美

于是，水笑了，你看那波
似一行行褶起的文字
还像一圈又一圈泛着银波的项链
锁住城墙。俯下身，掬起一捧
慢慢品赏。掌心，捧起
一座守候灵魂的望江楼

想起了，孕育这座古城的血液
有一个摄人心魄的好听名字
许多年曾不知她究竟叫什么
浣花溪？府河？南河？府南河？
最后，诗意的名字突然钻进我们
等待了上千年的思绪
闪亮登场——她叫锦江

是谁写下这样美的
让人无言以对的句子：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
江流千古，江楼千古。
百年间，骚客文人雅士乡佬
纷纷附和，却无一不自退收笔
难道这便是绝美么？

太富有诗意了，我简直难以相信
水井坊在那一片不算肥腴的土堆边
酿出美酒千百万
浣花溪岸，细腰如柳的浣纱女
织出锦缎绕蓉城
诸葛孔明挥羽扇指点江山
魏蜀吴三足鼎立定乾坤
草堂老翁，茅屋秋风中
写下名诗数百篇，至今谁敢比高低？

成都，一座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都城
蕴藏着金沙太阳鸟的光焰
燃烧着不熄的情和爱。让少女的
裙摆在琴台路的琴弦上
和着太阳的光，以及
春天的、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
温暖的、酷热的、凉爽的、冰冷的
四季的风中歌唱

在被称作锦里的那条街上
三大炮炸不开流光溢彩般的人流
舞姿在巷道上挤扁脚底下的石板
留一串糖葫芦斜着脖子龇牙咧嘴
赖汤圆和龙抄手抢劫路人胃口
打算写下一行赞美诗歌颂火锅
在街头巷尾的绝唱飘香

诗意的成都也是麻辣的成都
春熙路上，马靴光腿，再配上
低腰短裤，裸露的肚脐眼上面
是厚厚的羽绒服
不知是季节混乱还是城市的风景？
难怪有人说，想看美女
守着春熙路就足够

诗人有诗人独特的眼光
诗意有诗意特殊的表达
宽，广阔宏大可纵横捭阖
窄，狭小内涵可伸缩自如
宽窄互补，阴阳调和，平衡成就和谐
弹奏豆芽般音符，为宽巷子窄巷子
储满想象故事
诠释成都的前世今生
遐想未来捉摸不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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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诗

清明是一座山
我们在向阳的一面进入阴历
我们摆酒，上香，下淅沥小雨
对着一堆土，细捻亲人的
慈良、清明和伟大
清明这座山上
我们在背阴的一面进入阳历
我们喝酒，纵歌，拼舞
用郊外的踏青，为春天开光
这座叫清明的山
多少年了，不亏不盈，不悲不喜
笑声只与泪水持平
生死只与大地相当

祝好诗

她说，向日葵早已下种
至今不见长出。我说，因为梵高
还在路上，因为种葵不同于种字。
我说，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的地方了。她说
你的诗神，离开你多少时日？
我说，你要和这场霉雨一样好
想怎么下，就怎么下，想下给谁
就下给谁。她说，你不要
跟这幕晴天一样好，该咳嗽就
咳出来吧，千万别憋坏了
对万物的抒情
在这个不好不坏的日子
我一会儿与一棵草说话，一会儿与
一只羊说话，还有鸟、云和
散漫得那么有序的时间。但
更多时候是她们唱诗般的祝好——
她们祝福我，和我背后的世界。
这是多么好的细菌，多么好的传染
在我们互陷其中、不可救药的
病理中，坏又能坏到哪里去
而好，却是连大海的追悔
也无法追上。

在成都平原喊一条江的名字

在成都平原
喊一条江的名字
应答的是一座城
我就找到你了

你的应答
很港、很码头
最新激情与古老热血扯骨连筋
拖得长长的

长长的应答里
长着青翠，下着白雪
沱字上游的臂湾
港口、码头顺次浮出时间的水面

长长的应答也是一条带状的绸
丝丝缕缕的柔软
缕缕丝丝的月光
书写着最硬朗的锦绣文章

也是一条铁打的路
赶着茶马浪头、骆驼浪头、大海浪头
两条闪闪发光的长腿
延展着世界级的漫步

在成都平原
喊一条江的名字
我听见那么多个你
发出欢喜、澎湃和机械的声音

五桂村

吃了五桂村的樱桃
嘴变得樱桃一样软
写出的字，却比樱桃核
更小、更硬、也更骚

万物因果，至少有五种读法
通与不通，反向倒读
乃其中三味

去的时候，樱，桂在清泉以南

东北方与桔丰、快乐接壤
龙泉山中段
孔雀，马术，客家，星星点灯

西平村

是寻廖家场来的，是寻廖九妹去的
客家落担，风口耕读
寻到的却是一群姓廖不姓廖的植物

一群姓廖不姓廖的风
风从龙泉山骨缝吹来
脚抬高一步，风就增加一姓

村口回身，蓦然西望
一株大头菜的台面
足以安置和葆有

一万双望穿大平原的眼睛
一万株望透百家姓的心思
风望瞎了时间，却生出
一万盏扑城的红灯

蜀蝶诗

蜀蝶的出入、盈亏，大多在蜀地的
一些山中转换，比如
龙门山、龙泉山和岷山，而以
岷山为最。但没有人见过
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们的
出生与死亡。缝补天地道德，又
撕裂天地文章，振翅黑白之思
窄不透风的夹缝只有蜀蝶知道
——只有蜀蝶能看见
贡嘎山雪峰上的自己。蜀蝶
是蜀人的梦，正如蜀人是蜀蝶的梦
蝶粉弥漫开去，蜀雾就爬进了窗户
整个盆地无不是仙人背过身去的
飘逸、诡异和语言。蜀蝶变化万千
色彩斑斓，有着万千精灵的
美和锋利。从古至今，只有
两种蜀人可以转世为蝶：
一是名士亡灵，一是草木冤魂。
阳光下，蜀蝶万籁无声的呼唤
比蜀地的黑夜
更广大、更振聋发聩。

贺歌，或北边的冬至

以一条河流命名一座城池，以一个
节气命名一宗诗人雅集。意义在
命名之间呈现意义。出龙泉驿向北
青白江一折屏风，既是往日的空间
又是今天的时间词语的密码
以扇面的风语打开鸟道
——哦今天，百鸟朝凤，八方来贺
再看时间对开衫上的纽扣
北坡闹冰，南坡向阳，留下我们的
指纹、尘缘、争吵、花籽……
而龙王镇，一种叫龙柄的粮食酒
让人不觉得，一个最漫长的冬夜
如何度过，如何过渡。
从大雪这个大姑娘到小寒这个
小伙子，“阴极之至，阳气始生”
阴阳靠一壶烈酒转场，阳气
凭一首小诗聚飞。“一候蚯蚓结，
二候糜角解，三候水泉动。”
万物有诉求，记忆思勃起，生灵
被祥云松绑。这是一个
宰羊过节的外省，一个
喝汤取暖的节日
壮阔的革命与伟大的牺牲
来自高山、草原，来自红色的力量
这一夜过去，白天渐长，黑夜见短
诗仙四面围来，取道春天。
这一夜过去，最古老的节气与艺术
年轻如许：都江堰从门前流过
冷热从人——
诗歌不知饥馑，人民不劳而获

天平堰演义

既然是龙王的地盘，怎能
少了水，和管理水的一尊最精准的
水则。在成都偏北的乡下

水的斤两，必须靠杠杠来搁平
水的高矮，必须靠堰语来镇定
至于水中的鱼、白鹤和天空
至于水中的红沙、爱情和时间
只是水做给水看的
一个有机的表情包。这样的村庄
全世界只有一处：不管是鱼不是鱼
如果不按堰的逻辑结句
一定会在农历的天平翻白。而
一名没有重量缺乏
质量的人，又怎敢进入一架衡器的
准星。在天平堰村逗留修辞的大院
一回恍惚，我看见，古埃及尼罗河
那只只有骨头的大鸟
金鸡独立，振翅飞来
从天坠，一如古蜀的杜宇
夕阳下，挑水的少女早已走远
她的背影，好看得令人心酸
去这个村子，是秋天——
它一年四季都是秋天
——果实从水中长出，不亏，不盈
刚好符合龙王脸面、客人胃口：
那匹蓄势待发的尺幅

龙泉山引水隧道

你的水一路向东。
流了一程，去了南，去了北。
又流了一程

又去了南，又去了北。
一路向东
却一直向不了东。

四百里龙泉山
挡了你的道。
这一挡，就挡了两千多年。

一位名叫1970年的人
在山这边的前进村与山那边的
石岗村之间凿了一个洞。

一位名叫2018年的人
在山这边的杏花村与山那边的
金星村之间凿了另一个洞。

你的东风便开始以渠的名义与形状
把你的水吹进这两孔
一南一北径直向东的河道。

洞这边，两条岷水滔滔涌入。
洞那边，两行热泪滚滚流淌——
一流就是流金溢彩
一淌就是六百万亩。

好一场穿越大戏——
水做的梦与人做的梦，在
非梦的时间里并流，全息在一起。

三岔湖认识论

一百座岛对应一百种鸟。
一百种鸟来自同一个族系——
以天为姓，以水为栖居的大地。
而水以岷为姓
以你为祭祀的真神
所有的鸟，都长着水体的腿脚。
所有的水，都长着山体的脚腿。
一律向东，走出去了，走远了
又全都在这里——
一滴也没岔气、跑漏。
鸟的三岔路口，你从两千年前的
上游赶来。你的天气沉鱼落雁——
平静与漩涡，交接仪式如期举行。
这一天跟那一天，试管中比对：
鸟与水唱诗，阳关三叠
不差分毫。没错，今天
来到湖心，我走进我，我走出我。
犹疑、思考，怎么走都是正确的
——即便，有那么一小会儿
脑袋进水，也是一条时间的羽径：
一道想象的河流。而三爪的鸟鸣
却有了三加一的泳姿与足金。


